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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服务生说里面有个穿灰色羊
毛衫的姑娘坐在地上不动。张伟暗
暗叫苦，只好让服务生在门口看
着，自己走进女洗手间查看究竟。

走进一看，王雪儿一个人坐在
地上伤心地哭泣着，一地都是泪
水。张伟用肩膀把她架了起来扶到
洗手池边，王雪儿呕吐了一阵，终
于清醒了些。

张伟试着松了下手，还好，她能
站得住。张伟拉着她往外走，一个小
姐进来，看到女洗手间居然有个男
人，吓得连声尖叫。

“靠，没见过流氓啊。”张伟没好
气地回了一嘴。

要这会儿回去还得被灌酒，张伟
一琢磨，索性把王雪儿带到了另一层
楼的电梯间里，好让她休息一下。

“好点了吗？”
“好点了，谢谢你。”
张伟摇了摇头，从烟盒里面摸出

两根烟来，都点着了，一根自己叼着，
另一根递给了王雪儿。王雪儿抽了一
口，大口大口地咳嗽起
来。

“你刚才哭什么？”
张伟问王雪儿。

“我没哭。”
“没哭就好，哭也

没用。”
“我知道。”
但王雪儿又蹲在

地上哭了，烟卷被泪水
浸透，轻轻一弹就断了。
张伟只好重新点了一根
递给王雪儿，却发现她
蹲地上，已经睡着了。这下张伟彻
底傻了，他扔掉烟拼命给孙海打电
话。电话没人接，估计孙海和那帮
哥们儿也喝大了。张伟只得把王雪
儿拽了起来，呼哧呼哧地把她背在
背上。好歹女演员一般身材偏瘦，
不算太重。回到包房，张伟更傻
了，包房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他的
书包和王雪儿的外套在钩子上挂着。

张伟心里一边骂着孙海，一边
叫了个服务员帮他把王雪儿扶到了
外面。服务员拦了辆车，张伟费力
地把王雪儿塞进后座，准备关门到
前座去，转念一想，她这个样子，
自己根本坐不稳啊，张伟只好也坐
到了后座去。

“师傅，去哪儿？”
张伟在脑子里紧张搜索着，去

公司？这个点儿，估计公司里还有
弄后期的工作人员。去洗浴中心？
自己没法进女更衣室。只有一个办
法，先带回自己家再说。想到带一
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回家，弄得不
好，自己和王新的感情就玩完了。

“嗯，去健翔桥。”
夜色中，出租车穿梭在这个荒

凉而寂寞的城市中。王雪儿呢喃着

把头靠了过来。一股香气钻入张伟
的鼻子里，张伟身体的某个部位顿
时有了响应。我靠，我今天是怎么
了？

到了家里，他把王雪儿放到了
床上。看着熟睡的王雪儿，张伟真
是恨不得立马把她剥光扑上去。但
是他制止了这个念头。

张伟烦躁地洗着澡，当冰凉的
水滑过身体，冻得他直打哆嗦时，
他的酒彻底醒了。张伟光着身子，
傻愣愣地看着酣睡的王雪儿。她只
是个看过你小说的演员，没必要为
她冒险。

穿 上 便 装 ， 张 伟 把 笔 记 本 、
书、烟缸都拿到了客厅。看了一会
儿书，他开始干活，继续修改剧本

《那个年代》。
不知干了多久，他的眼皮睁不

开了。他想要不就先睡一会儿吧，
于是，抱着沙发上的大枕头睡了过
去。

张伟是被窗外咣当咣当的汽锤
声音惊醒的，他走到阳
台上，一边关窗户，一
边发着牢骚：“不能一
次性修好啊？天天没完
没了地刨坑。”

张伟想起王雪儿还
在睡觉吧？张伟推开卧
室门一看，却发现床上
根本没有人。那乱糟得
跟狗窝一样的大床已经
被王雪儿收拾得干干净
净，连凌乱散落的衣服
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

上还放着留言条，张伟抄起来一
看，是个手机号。

张伟用手机照着号码拨了过
去，过了几秒钟，电话通了，听得
出来，王雪儿是在车上。

“喂，你没事吧？昨天我带你下
去的时候，大伙儿已经埋单走了，
我没地方送你，只能带你回家……”

过了好一阵儿，王雪儿终于说
话了，口气似乎很平静：“谢谢
你，打扰你了。”

“哈哈，没事没事，你回家休息
一下。”张伟的呼吸开始急促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
“你是个好人，昨晚没有不尊重

我。”王雪儿说。
张伟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停

了一阵儿才回答：“哈哈，其实我
也很好色，主要是我喝多了，没有
战斗力。”

“呵呵，你不要这么说。你昨天
很清醒，回家还工作了，你的笔记
本一直开着呢。”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王雪儿
打破了沉默：“我欠你一
次，下次你要是没地方去，
可以睡我家沙发。”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调
查报告，翻到一个事先折了页的地方，
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
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
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
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
惠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统购统
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
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
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
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
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
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唐惠
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
经济政策？”

唐惠年：“我说说我的真实想
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待的时
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边，
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
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
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

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
告的真实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
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
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唐 惠 年 ：“ 但 是
……”

白组长：“我们在
这儿不要辩论。现在重
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
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
党性原则。”白组长从牛
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些放
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
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
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
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
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
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
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远方……）他把照
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
这些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
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
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
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在
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
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我这
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
就……”

唐惠年默默地拿起那些照片：
“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
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
了。”

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
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
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
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
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
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
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
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
这么劝他来着。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
样固执顽强，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

告发在内参上。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这
样的照片，更没有要求我把这样的照
片也发在内参上。当时我们特别谨慎，
只是以清样的形式报呈个别政治局领
导。”

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

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需要特别重
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
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
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
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
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
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一直等了
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
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
东省省委的一位领导……”

唐惠年：“陶铸同志？”
白组长点了点头：“对，是陶铸同

志替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记者的建
议虽然是荒唐的，但他反映的情况还
是符合实际的，算是保了他一下。否则
的话，连云山的下场真的也是很难设
想的。”

唐惠年一下激动起
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
政治情况，他都 没 受 处
分，今天，打倒了‘四人
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
又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把
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
了。”

白组长：“但是，在
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
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
你再看看你自己在这里
所写的‘推行和香港相接

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在颠
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
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

唐惠年呆呆地不做声了。他呆坐
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
照片，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
心”了。

白 组 长 说 了 一 句 ：“ 老 唐 啊 ，
你 再 慎 重 考 虑 考 虑 ，再 把 你 的 决
定通知我。行不？”就走了。于是在北
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
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
人，他苦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口
走去。

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
站了一会儿，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
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
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唐惠年便赶紧跑
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
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
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
一再说，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从留
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
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连连 载载

12

所有的花朵都是笑颜。
梅是浅笑，荷是清笑，玫瑰是
甜笑，向日葵是大笑……

最美的表情就是这些笑。
所到之处，最能触动我们

心灵的风景，应该是那里人的
表情，我喜欢日本人的清和，
美国人的生动，西欧人的优
雅，而中国人大部分表情很僵
硬，甚至不会做表情，干脆冷
漠到底，不生动，不可爱，不好
看。

在路上，遇见“散装”的陌
生人，他们的脸谱，几乎都是
警惕的、冷淡的、甚至是蛮横
和憎恨的；我们似乎不太习惯
热情，那就罢了，可是偏偏就
选择生硬、寡淡与怨恨。很奇
怪的一个现象是，欧美一度流
行的“酷”风，在中国至今还十
分活跃、有市场，因为冷漠与
酷有一点点接近。

其实，我们有过谦谦君子
的笑容，哪怕是没有那么绚烂
的羞涩的笑，但是都被我们抛
弃了，换来的是有些黯淡的冷
面具，挂在脸上，拒人于三丈
之外，“秋风扫落叶”般的严肃
与冷酷。我是个和善之人，一
般和颜悦色，走在路上，不小
心就带这样的表情，结果，常
常反馈给我的是：有人先是惊
讶地接收到我的表情，然后左
看右看有没有其他的熟人与
我呼应，发现没有，立即果断
地拉下脸，恼羞成怒地回应我
一个极臭的脸，很不友善，十
足的敌意！我常常很尴尬无
辜地收回自己不小心散发出
去的和颜悦色，摇摇头自嘲一
笑……

记得中学英语课本里，有
个小故事，说的是小威廉每次
坐在他爷爷摩托车后面，一路
上，爷爷总有热情洋溢地打不
完的招呼，他就很好奇地问爷
爷：“你认识的人真多？”爷爷
的回答是：“其实他们都是我

不认识的，但是与他们打招
呼，他们就会高兴，这有什么
不好？”我们 过 去 淳 朴 的 乡
下，也有这样的民风，大家
都很友好，热情，彼此的脸
上都是晴朗的天，相互辉映，
心灵敞亮。

昔日中国排坛王子汪嘉
伟哪怕跳起来扣球的时候，脸
上都带有一丝看不出却觉得
出的神奇微笑，他的魅力，曾
经让整个日本国疯狂迷恋，很
多夫妇要认他做干儿子，他更
是无数女生倾倒的偶像。而
中国另外一个阳光女孩桑兰，
因为在美国体操比赛中受重
伤，下身瘫痪，但是她坚强灿
烂的笑容一样让全美国人民
感动，包括总统克林顿在内的
各路名人都去看望她、拥抱
她，表达敬意与祝福。

中国人性格是相对内敛，
要让我们变成热辣奔放的西
班牙人、意大利人或者巴西
人，显然不现实，但是微笑是
通用的，为什么在城市化、全
球化过程中，我们却莫名其妙
地丢了原来羞涩的微笑，还雪
上加霜换来冷漠甚至怨恨的
表情？谦称自己是“文盲”的
武打明星李连杰说，最好的武
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微
笑”！他是靠“打”打天下的，
但是他最后经验分享却是谦
和的“微笑”。

确实，“微笑”是最适合做
有些含蓄有些内向有些羞涩
的中国人的第一表情的，为什
么我们好的学不来，却把我们
祖先传下来的宝贵微笑给忘
记了呢？

这是一个很严肃严重的
问题，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形
象塑造，其实也事关我们心灵
的内部建设。中国的表情，应
该是先学习微笑，然后渐渐过
渡到盛唐有过的那种仰天“大
笑”！

关于表情关于表情
罗 西

毛泽东一生走出国门共有两次，这
两次都是出访当时的亲密邻邦苏联。
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
两个月，即从 1949 年 12 月 6 日至 1950
年 3月 4日。第二次是 1957年的 11月 2
日至21日。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极其
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极其混乱的国内环
境下成行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将在世界东方崛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实行
政治上遏制，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千方
百计欲把这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由共
产党执政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在
国内，大陆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有的
地区还没有解放，如新疆、西藏，还有山
东的青岛。对新政权不满的反革命分
子、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间谍分子以
及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不愿失去过去的

“天堂”，时时刻刻都想着“变天”，对新
政权进行捣乱、破坏。更有甚者，被赶
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自
己的失败，把反攻大陆当成既定目标，
伺机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不遗余力
地派遣特务，进行搜集情报和暗杀、爆
破，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带来危害。对我
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构成很大的
危害。

《谍战在黎明》以此为背景，反映了
我公安侦查机关与国民党保密局进行
的惊心动魄的博弈与暗战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中华民
国”非常大总统，请亲密战友廖仲恺出任财
政部长。廖精打细算以身作则，常说“民国
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
元。”翌年春节前夕，廖的管家楠伯想近年来
廖先生生活一直很清苦，去年春节更是悭
俭得连糖果都不舍得多买，来拜年的人又
多，作为一位管钱的部长未免太寒酸。便
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
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不料仲恺听罢竟
说：“楠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但过年跟
平日一样，过得平安就是福，尤其我们做官
的更不能讲排场，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
柚乃名贵水果，我看就不买了，过节的事劳
您将就一下吧。”

廖仲恺此言恰被夫人何香凝听见，她
怕管家难堪，便说：“楠伯讲的也在理，过年
嘛总要有些气氛的。不如就买些柑橘回来
待客吧，价钱比柚子便宜得多。”廖听罢答应
了。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来
拜年，见桌上放着大红的橘子，拱手笑道：

“大吉大吉，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
吉！”引来满堂欢笑，当中山先生得知其中原
由后，也风趣道：“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
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又赢得一片赞
和声。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每年除夕都要
出席军民联欢会,与民同乐。他还要在枣园
小礼堂用自己的钱请村中老乡会餐，各家
也都会携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物来给主
席拜年。聚餐往往要摆十几桌，每桌都有
一位领导作陪，饭菜无非是些家常货，绝无
半点特殊化。主席给大家敬酒时总说：“大
家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过几天我还要
到你们家做客嘞！”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

干净，等着主席光临。但每次主席去各家
拜年总是来去匆匆，不吃饭更不喝酒，他怕
破费老乡呢！

1963年春节，毛泽东请章含之吃饭，席
间他说，1920年为筹备建党和革命活动曾
去上海找乃父章士钊借过2万元钱，此款帮
了共产党大忙，“现在要归还这笔欠了近50
年的旧债，一年两千、十年还完”，章老闻讯
后忙让女儿转告主席，此钱不能收，那些钱
也是他募集来的，自己哪有这笔巨款。毛
泽东则诚恳道：“我是用我的稿费给章老一
点生活补助啊！”

1965年除夕夜，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
艺的同志一起过年。周总理、邓颖超与李

先念、陈毅、王震等一道来到首都剧场三楼，
剧院尽最大努力备了些茶水、糖果和职工
自制的冰糖葫芦，陈老总见状问道：“你们哪
来这些好吃的哟？”得知是上级为剧场特批
的白糖和红果，每张戏票可买两串冰糖葫
芦时，陈毅哈哈大笑：“哦，原来观众是为冰
糖葫芦来看戏的喔！”周总理却没有笑，轻声
道：“这说明粮食不够吃，群众肚子空啊！”那
晚总理特意从家里带来酒和花生米摆在各
个桌上，这些在当时都很珍贵，大家谁也不
敢动。总理大声道：“来来来，大家都动手吃
嘛！”一位姑娘抓了一小把花生米，被一位老
演员瞪了一眼，姑娘顿时满脸通红，忙送回
桌上。周总理见状连忙上前说：“年轻人正
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点，这些就是送
来给大家吃的嘛！”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的日子比过
去可谓天壤之别，但追忆革命领袖的爱民
情怀与古道热肠，仍令人扼腕动容，也该更
加珍惜今天！

伟伟人的春节人的春节
马承钧

百年乘鹤云霄去,此地空余老人情。今年
元旦,正好是百岁奶奶三周年的祭日,门前的
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她捡拾杂物、为行人清理
路面的身影。

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在百
岁之年，她还天天拣路上的小石块、小树枝、
废旧饮料瓶等，方便走路者。奶奶在世的时
候，我只觉得这是她的品性和习惯。然而回
眸往事,我时常为她的举动感到钦佩和敬重。
我小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居住在山
区，农村还很贫穷，
粮食根本不够吃。
一天早上，奶奶正在
厨房做玉米稀饭，我
在煤火台周围转着
玩，突然虚掩的旧木
门被推开了，一个个
头高高的瘦男子一
瘸一拐地走到了灶火台旁。“大娘，我饿了。”
说着话，他瘫倒在土灶下,一只破烂发黄的包
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腿上。奶奶停下活儿,一手
猛地想拉住他，一手用掌心摸了摸他的额头,
马上从铁笼里拿出一个白蒸面馍送到了他嘴
边。“孩子，吃吧！”奶奶说话那样有劲！男子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玉米糁汤做好后,奶奶又
盛了一碗让他喝。要知道，那时白面馍只有
走亲戚或者过年才能吃上,笼里的白馍已放了
几天,家里人也舍不得吃。男子吃过饭后,精
神好了许多,起身走时,说了一大堆感谢的
话。奶奶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轻轻地说
了句：“吃饱啦？孩子走吧。”这件事虽然过去

了很多年，对于现在生活无忧的孩子也许难
以想象，然而它在我心底掀起的波澜却是永
远，甚至时常令我震撼不已！

从不为难别人，任凭自己受苦受累，这是
奶奶的一贯做法。一次大雨过后，一辆拉煤
车从门前驶过，车轮溅起的泥水狠洒了奶奶
大半身,又脏又臭。这时两个过路人拦住了煤
车，为奶奶鸣不平,让赔奶奶一件衣服。司机
爽快地答应付钱。谁知奶奶听后不同意，“出
门在外不容易，赔啥钱，赶紧回去吧。”车走

后，奶奶脱下衣
服，拿个盆子洗
了起来。当时
她已经八十高
龄，正值深秋，
凉风中，奶奶挪
动着小脚,在院
中走来走去倒

水搓揉,双手冻得不停地颤抖，可她硬是不让
帮忙洗。奶奶善良的事还有很多,这是世纪老
人的遗产。在时间长河的洗礼中,许多事情早
已遗忘，但是奶奶的善行如同片片小舟在我
记忆的海洋中破浪前行。

奶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就认准一个理：
“多做好事,当个好人。”说白了就是乐于帮助
他人,处处与人为善。我想这正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正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崇
尚的东西。无论何时，我都为有这样一个可
敬可爱的奶奶而感到自豪！

奶奶的精神永远不会逝去！

怀怀念奶奶念奶奶
李绍李绍光光

政通路位于二七区委、区政府所
在地北侧，东起京广中路，西至兴华
南街，长 1500米，宽 18米。上世纪 90
年代，这里原是齐礼阎乡蔬菜生产基
地小李庄村内，通往市区和西郊的
一条宽不及 7 米的小路，每到蔬菜
旺季，这条村中道路十分繁忙，拥
挤不堪。

1993年，随着郑州商贸城的快速
发展，位于二七商业闹市苑陵街的二
七区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繁忙，办公
环境狭小与政府机关不相协调，已适
应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选
址小李庄村筹建新址办公。并经区
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拟将二七区政
府机关迁至小李庄所在地，新修道路

起名为政通路，取人民政府执政为
民，发布有关施政的命令畅通无阻之
意。并由二七区地名办呈报市地名
办公室，经市政府批准，以郑地名
字（1995 年）06 号文件公布：“同意
将二七区境内新修道路，东起金海大
道（现改为大学中路），西至师范学校
的一段，命名为政通路。”1996年4月，
二七区人民政府机关，正式搬迁，启
用政通路新路名对外联系公务。

二七区人民政府迁新址后，来区
政府办理公务，开会，办事的多起来，
人车也多了。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
的需要，1997 年，市政部门开始打通
拓宽政通路，西边直通兴华南街。
2003 年，遵循一路一名的原则，经市

地名办批准，废除航海北街，更名政
通路，从东向西，全路贯通。

人和路是在二七区人民政府办
公大院围墙东侧，与二七区委、区
政府、二七法院、小李庄部分村民
住宅楼房中间形成的一条路。北
起政通路，南至航海中路、长 500 米、
宽 10 米。取政通人和，各项利民政
策，得人心之意。2002 年 8 月 28 日，
市地名办公室正式批准命名为人和
路至今。

今天的政通路、人和路上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坦荡平整的马路，
绿树掩映，四通八达，让群众满意的
是公交公司相继开通了 40、57、212、
213 路公交车。市地税局，郑州师范
学校，市 2 中南校区、22 中学南院，新
近建成的政通路小学，区文化馆、图
书馆、大小商店等楼厦鳞次栉比。昔
日小李庄村低矮陈旧，杂乱无章的房
屋，2007年经过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拆
迁改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政政通路通路 人和路的由来人和路的由来
王瑞明 杜丰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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